
对于西方人，不要以为认识了其中的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了解了他们；正相反，只有当认识了他们中的许多

个人的时候你才能了解其中的一个。





说南道北

而北方的蚊子五大三粗，性

谁都知道，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爱情，说通俗一点就是

关于男人与女人。其实舞文弄墨的写家们还有另外一个钟情的

话题，那就是南人与北人。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第一章第

一节就是“南方与北方”；鲁迅也写过“北人与南人”；辜鸿铭

自称“东南西北人”，周作人研究过“南北的点心”，钱钟书先

生也在《管锥编》引中外哲人从气候、情智上观察南北方人之

区别⋯⋯除了这些大家经典，日前在网上还看见有大侠高谈阔

论南北蚊子之区别，据说南方的蚊子善歌善舞，花拳秀腿，咬

人时蜻蜓点水，是可忍孰不可忍；

情刚烈，咬人时直截了当，只是在逃逸时才亮一嗓子西皮流水

去也。

看来，谁想在文坛内厮混，若不能或不屑于凑那个“性”趣，

用下半身写作，那就只好勉强说南道北了。

（你

本人祖籍北方，出生在南方，但在北方长大，在巩汉林说

南方话的小品还没有开始火爆的时候就出国了，所以我对中国

南方人的感性理解竟然是从国外开始的。每次新结识一个老外，

寒暄过后，外向型的老外都喜欢问：

打哪里来），我理所当然地说：“我从中国来”。如果碰上一个略

通天文地理的知识型老外，他就会接着问：“中国什么地方？南

方还是北方？”我实话实说“我是北方人。”这个老外要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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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越往

相当数量并长的有一定代表性的中国人打过交道，他就会盯着

我看，然后说：“不像啊！”

年

不像正好，鲁迅先生在《北人与南人》中赞曰：“北人南相

者，是厚重而机灵”。不知是否就凭着这点厚重和机灵，我得以

在法国取得硕士、博士，又在泰国一所国际研究生院教过几年

书，随后又得以进入国际金融组织成为“官员”。记得

我刚来到泰国曼谷亚洲理工学院鲜花盛开的校园里，一位南人

南相的邹姓中国留学生操着南腔热心地向我介绍在这里另外一

位北人北相的周姓中国留学生：“他姓周，我姓邹，别看读音都

一样，可似（是）写出来它不一样。”更神的是这位北方人，打

听清楚我们原来都来自北京以后，还拉着北调进一步套近乎：

“您老是住南城还是北城？”

有南北情结，其实不论亚非欧美都不例外。在人们的思

后来在世界走南闯北到的地方多了，我发现不仅是中国人

维定势

最高的国家大都

中，说到东方西方往往与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相联系，而说

到南方北方则不免与各个国家的贫富差别相联系。我的儿子在

国际学校念书，地理老师留了一个作业，要求用彩笔按照国民

收入的区段为指标，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涂上不同的颜色，然

后看看能找出什么规律。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富国一般

都在北半边，越往南走越穷。全世界平均工资

在欧洲，其中瑞士苏黎世的每小时平均工资高达

美元南走工资水平越低，意大利米兰和罗马的平均工资只有

和 美元左右，再往南走到了印度每小时平均工资就剩下不足

美元了。当然南半边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中等发达国

家，但他们的人口却又大都是从欧洲移居过去的。

在欧洲大陆走走，北边精明强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南边



南方的平民”稳

悠闲快乐的拉丁人，不论在肤色和身材都各有特点，看上去一

目了然。如果具体到欧洲的一个国家，我们也依然可以看出南

北之差异。比如说意大利吧，以罗马城为分界线，意大利可分

为南北两个地区，南穷北富，虽经过战后数十年努力，南方经

济有很大发展，但与北方地区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而且，意

大利人也有南人和北人之分。总起来说，意大利的南方人比较

开放友善；而北方人则倾向于保守和严肃。一位对意大利人颇

有心得的法国作家评论道：“意大利人有两类，一类是活在北方

的意大利人，一类是死在南方的意大利人。”

：

在美国，每次大选不仅是“驴”、“象”斗法，而且也牵涉

南北之争。从渊源上看，民主党本来就是“南方党”，主要代表

西南部新兴的植棉奴隶主和旧南部奴隶主、小农、边疆居民和

工匠等阶级的利益。当然，民主党早已打破地域的局限性。

年的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竞选搭档就先后传出

过和前总统夫人希拉里的“男＋女互补”说、和共和党老牌参

议员麦凯恩的“民主党＋共和党互补”说、甚至还有和第一位

华裔州长骆家辉的“白人＋少数族裔互补”，但是最后来自北方

马萨诸塞州的克里还是选择了“北方的贵族

妥组合，与来自南方的北卡罗来纳州爱德华兹搭档，恰与当年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约翰逊为肯尼迪提供“地区平衡”的效果相

仿。厚重的克里出身于上层社会，可以在大城市和北部地区保

持影响力，而机灵的爱德华兹出身于工人家庭，能够吸引乡村

和南部地区的选票。这一南一北两面夹击，确实对布什阵营构

成了强大的威胁。



年

看来，大到全球，小至一个国家，都可以分出个南北有别。

问题是到多小一块地界就再也分不出个东南西北了呢？答：多

小都可以，正所谓一水可分江海，一城能分南北。我曾在西非

科特迪瓦居住，本来不大块地方，却也能分出南人北人。该国

独立以后，用心良苦的老总统乌夫埃 博瓦尼把行政首都从

南部的阿比让迁到中部自己的家乡亚穆苏克罗，并任命来自北

部亲美的穆斯林人瓦特拉担任政府总理，来自南部亲法的天主

教徒贝迪埃担任议会议长。可惜，这微妙的南北平衡在

老总统去世以后不久即被打破，贝迪埃一派认定瓦特拉的老爸

出生在外国，所以特意修改宪法使瓦特拉没有参与总统选举的

资格；而瓦特拉一派也不示弱，操纵群众上街显示人民力量要

赶贝迪埃下台，结果来自西部的盖伊将军趁势发动政变夺取了

政权。一时间，这个原本是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陷入了

无休止的内战之中，连我家里的女佣和司机也成了势不两立的

对头。我问来自“南方”地司机：你们北方和南方一样燥热，“南

方人”和“北方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以至于非要打内战不可

呢？司机振振有词的说；我们说“包乌来”部落语，他们说“塞

努弗”部落语，我们信天主，他们信真主，这区别还不大吗？

这也罢了，但是要命的是我们要当总统，他们也要当总统，不

打又怎么办？

在战乱中我匆忙离开阿比让，在北上巴黎再转机南下菲律

宾（到了与科特迪瓦在同一纬度线上的菲律宾安顿下来以后，

却蓦然发现这里的南部棉兰佬岛是穆斯林聚居区，而北方吕宋

岛是天主教聚居区，南北关系也十分紧张，此是后话，且按下

不表）的飞机上，我想起了小时候猜过的一个谜语：世界上有

这么一个地方，它的南边是北边，它的北边是南边，它到底在

哪里？

我想不起世界上是否真的有这样分不出南北的地方，但是

现在我的黑人司机和女佣却已经确确实实找不着南、也找不着

北了。



海关奇遇记

地方走多了，异国风土人情见怪不怪，却惟独对进出各国

海关的各种趣事奇遇印象颇为深刻。需要说明的是，发达国家

的海关法制观念颇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来客一般作“有罪推

论”，先假设你是非法移民再说，拿了你的护照左看右看上看下

看，实在找不出毛病还要你出示回程机票甚至旅馆订房记录，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穷人会赖在他们这里不走。这是在发达

国家，你到发展中国家会是什么样呢？

年代初，缅甸还是先从我们的邻邦缅甸说起。那还是在

海关对所有外国旅客作“有钱推论”，特别对他们携带的身上的

银子斤斤计较。进关要报带了多少美元，出关要查花了多少美

元，以上两者之差要等于你口袋里剩余的美元数，多了少了都

属于犯罪嫌疑人。据说这是为了对付外汇黑市，当时官价与黑

市汇率几乎差十倍。里有政策，外有对策。几位常常进出仰光

的联合国咨询专家在我临行前授与我一锦囊妙计：进关时藏匿

若干美金不报，到了那里后再到黑市上换成当地货币，因为真

要按官方汇率，那费用可就要惊人的高了，联合国这点出差补

助可就捉襟见肘了。可上了飞机一琢磨才发现此事不一般：到

底该申报多少美元才能在最小风险下取得最大收益呢？旅店账

单必以美元计价，无空可钻；除旅店外，每天吃、行杂费用也

不可不以官价适当换些当地货币，否则海关大员一眼便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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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绽。由于既不知道旅店的价格，也不知道当地合理生活费，一

个小时的航程飞也似的过去了，焦虑中还是没拿定主意。在过

海关的一刹那，我鬼使神差地亮出了囊中所有的美金，前功尽

弃，也辜负了专家们的一片苦心。

随后又出差到了非洲。非洲地区有黄热病、霍乱等多种传

染病，进入许多非洲国家都需要有国际防疫黄皮书。我第一次

到西非科特迪瓦时，由于事先准备不周，直到下了飞机才发现

人人手持黄皮书排队等待过海关。反正也不能再回去补办，我

也只好硬着头皮碰运气了。果不其然，轮到我时卫生检疫官员

护照都不看，却绷着脸非要这要命的黄皮书不可。这时正巧碰

见来接机的当地人，只见他问明情况后，看着我这一张东方人

的面孔，便作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对那检疫官员说：“唉，这

些日本人真拿他们没办法！”。那位官员一听是日本人，便颇为

理解地说：“噢，日本人啊，那就过去吧！”好像日本人都是些

天外来客，既不可能被传染，也不会传染他人。总之我就靠自

己这张面孔顺利地过了这一关。

没有黄皮书能入境，还算不了什么。那次去博茨瓦纳出差，

有急事临时决定要在纳米比亚过夜，可是我没有纳米比亚的签

证，心里不免惶惶不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赶上飞机晚

点，到达温得和克机场时已过午夜。乘客们下了飞机，在机场

大厅里填好入境登记表，排着长长的队等待过海关。我自知手

续不全，排在最后面，准备舌战海关官员。只见海关关口闸门

紧闭，也不见海关官员的踪影。就这样等了好久不见动静。忽

然，那队伍突然开始向前移动，到前面才发现原来大门敞开，请

君入境。原来，由于我们的飞机晚点，所有的海关人员已经下

岗回去睡觉。看着机场大厅门口“欢迎莅临纳米比亚”的横幅，



。我

我的心情好极了。真乃天无绝人之路也。

另一次到非洲中南部马拉维出差，看见进关手续简单明快，

不免暗暗称奇：不愧是老牌殖民者训练出来的，办事效率颇有

欧洲绅士之风。若干天后出关时却赶上一海关官员极为严格，

大包小包翻了个遍，又在小黑屋里搜身。搜完后又拿出一张巴

掌大的调查表让我填，其中的一条大意是对海关官员的检查是

否满意。如满意可径圈“ ，如不满意则圈“

巴不得早早出去，当然圈“

”必须要说明理划了“

”了事。不料慌忙中不慎错

”，更糟的是，表上注明如圈

由。正不知如何向这位官员解释，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递给我另

一张表，一边说“没关系，填错了可以重来”一边顺手撕掉了

那张对他不大恭敬的表格。

进城不到一个小时。在旅店里少憩之后，

不久后到东非著名的野生动物之乡肯尼亚访问，下了飞机

进关、取行李、乘

来到旁边的超级市场买矿泉水。这倒不是因为这里的自来水喝

不得，而是该国产的“乞力马扎罗”牌矿泉水真正是甘甜可口

天下第一（读者朋友有机会一定要试一试）。正挑选中，突然听

到身旁有人对我大惊小怪地喊：“我的朋友，你在这里呀！”我

抬头定睛一看，只见一位似曾相识的非洲人在对我走来。不过，

我实在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这时只见他一边用手比划盖

戳的姿式，一边说：“我就是你进关时给你盖印的人啊！”还没

等我反应过来，他已沉下脸向我诉苦称他的亲人害病需要帮

助，不知我可否意思意思。人生地不熟，我顺手给了他一张票

子，买了东西赶紧回到旅店。回想起来，至今我也不明白这故

事是真是假。

我与太太、儿子到摩洛哥旅游，我与孩子顺利地过了海关



吗？在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进关时，那白人官员

边检，左等又等就是不见太太露面。我捉摸着她一定是遇到什

么麻烦了，可是又无法回到海关那一边去看个究竟。过了好一

大会儿，我太太终于面带胜利的喜色出来了。到底出了什么事

太太的护照上盖上“

情呢？原来，我们从居住国科特迪瓦离境时，那边防警察在我

（“已出境”）的印章。可是千不该、

万不该，这“ ”竟然盖在了摩洛哥王国的入境签证上面。

这摩洛哥王国的警察一口咬定入境签证因此失效，要求我太太

返回阿比让重新申办签证。我的妈呀，回去重办？四个小时的

飞行距离是能说回去就回去的？虽百般好言相求，那警察就是

不松口，似乎这问题涉及到本王国主权问题，不能通融。僵持

之下，我太太改变策略，转守为攻，耐心地启发那警察说：“您

瞧，这损坏主权的事是他们那边海关警察干的，我和您一样感

到气愤。我到这里旅游，说白了纯粹是来给贵国送钱来了。要

不，你遣返我回去，我也好跟他们算账⋯⋯”听着听着，警察

先生绷着的脸居然有些放松，手里的入境章也就盖了下来。

海关的故事说不完，也不尽是悲剧。那是圣诞前夕，我路

过南非。记得申请南非签证时，那申请表上问了一大堆问题：

你是否曾被拒绝入境？你是否曾被强制递解出境？你是否在任

何国家被判过有罪？你是否目前受民事或刑事调查？你是否患

有结核或其他传染性疾病？我当然一律诚实地回答“

（“否”）。一边填一边想难道世界上还真有哪个入境申请人会填

（“是

拿了我的护照左看右看，似乎非要从中找出什么破绽不可。那

年头，种族隔离还没有完全解除，不知此君是否要找我这有色

人种什么麻烦。只见他抬起头来微笑着对我说：

（祝你生日快乐！）原来，这天是我的生

日。



非礼勿动

报载，英联邦运动会的负责人艾伦先生在运动会开幕仪式

上，摆出典型的英国绅士状，引领莅临的女王陛下步上楼梯，却

不慎用右手触及到女王的臀部，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对许

多英国人来说，这个小动作违反了禁止触摸君主的神圣皇家礼

仪。

其实，不仅堂堂大英女王的臀部碰不得，而且贫民百姓家

娃子的脑袋也未必就摸得。比如在泰国，如果你遇见朋友带着

孩子，千万别按中国人的习惯拍拍孩子的头顶夸他说：好聪明

的孩子！因为泰国人认为头部是最圣洁高贵的部位，因此触摸

别人的头部，哪怕是孩子，都是极不礼貌的。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在美国和法国都有生活经历，有

时候能够发现一些细微的差别。我发现美国人吃饭的时候，闲

着不用的手，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放在桌面以下的膝盖上。而法

国人吃饭恰恰相反，双手连同胳膊肘总是放在桌面上。我还见

过法国主妇在吃饭时教训自己的孩子说：“把手拿上来！”在法

国人看来，手放在桌面以下，给他人一种不知道你在鼓捣什么

的不适感。而且，如果右手持叉吃饭，左手搭在膝上，难免会

造成肩部的某种倾斜，造成不雅的吃相。

当然，餐桌上胳膊的位置问题，充其量只能算是生活小节，

虽引人侧目，但依然是无伤大雅。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曾经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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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不小的政治问题。记得上世纪

我说，他一眼就能认出巴黎街头的中国游客，比如说休息时蹲

在路边或者盘腿打坐，走路时有时两只胳膊背在身后，甚至手

揣在袖子里，都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小动作。

但是，在某些敏感场合胳膊位置放得不对，就可能会引出

年代后期亚洲金融风暴期

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印尼政府达成了拯救危机的计划。在

协议的签字仪式上，法国籍的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康德苏，双臂

在胸前水平交叉，面露微笑，显出轻松愉快的样子。不料这个

在法国人看来似乎是无关痛痒的动作，却被不少印尼人看做是

居高临下，傲慢无礼，因而伤害了印尼人的感情，一时间使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国内名声不佳，几乎影响到了拯救计

划的顺利开展。

也许您会说，不知者不为过。虽说这话没错，但如果我们

能够有意识地多读一点书，出门在外多观察，入乡随俗，才能

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不愉快。同样，老外们也应该领会孔老夫

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古训，加

强对中国风俗文化的了解。几年前体操运动员桑兰不幸受伤后，

父母风尘仆仆地赶到美国长岛，一见到美国主治医生里奥内，

立即双双跪下，求医生救他们的女儿。那医生从未见过这架势，

但却完全明白“下跪”的意义，虽没有用中国人标准的趋前搀

扶“快快请起”，却当即回跪，发誓尽其以一切可能救治桑兰，

被中国人传为佳话。

公斤伦敦有一个铸造厂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成一个

重的教堂大钟，赠送给美国纽约华尔街的一个教堂，以纪念

恐怖袭击事件周年。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看，送什么不好，干

嘛非送钟（终）。也亏得这钟是英国人送给了美国人，要是外国

人给中国人送钟，难免在无意中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

切后果还真不知道由谁来承担呢。



找钱的困惑

法

法郎，

而说

进商店买东西，顾客一手交钱，售货员一手交货外带找零，

唱收唱付，这在国内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不过，初到国外碰

到买东西找钱的场合你还真不一定能一下子适应。

法郎，于是就掏出

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法国。那时电话不很普及，更没有伊妹

儿，所以到了巴黎第一个愿望就是要给家人写封信报个平安。

到邮局一问，寄一封平信到中国要

法郎的邮票，又

法郎、

郎递给邮局工作小姐。只见小姐撕下价值

摸出一些零蹦儿，一边冲着我念念有词： 法郎、正

法郎。谢谢！”买一张好 法郎的邮票，交给邮局

法郎，怎么又还给我应找给我 法郎呢？数数手里的零钱，

法郎。时间长了以后才明白过来，法国人不多不少，正好

法郎的书，付给售货员

找钱的方式与中国人不一样，不是用减法而是用加法。举一个

简单的例子，你去书店买一本标价

一张

法郎。”这表示书的价钱；然后找给你

法郎的票子。按法国人的习惯，售货员这时会先把书

递给你，说： 法

法郎。”这表示 法郎与书的价值相加，等于

法郎现金换回

郎，说：

法郎。 法郎等价实物外加零钱，童叟无欺，

不说

合情合理。顺便说一句，加法似乎是法国文化的一部分，比如

说数字 。在比如，在法国餐馆吃完饭，客

人们买单会文雅地叫一声：“加法！”



之类的价格。

从非洲到美国，进了商店特别不习惯，商品的价格很少是

整数。不知道美国人的吉祥数是不是 ，反正商店里各类商品的

我后来去过不少非洲国家，发现许多这里的城市市场相当

繁荣，只要有钱，什么都能买到。当然，说什么都有，可能不

免有点夸张，不发达国家毕竟比不了发达国家。我在西非科特

迪瓦工作的时候，到商店买东西经常听到售货员对顾客说：“

很不方便。明明

（法语：“没有零钱”），然后反问顾客有没有

自备零钱。要是实在没有零钱，要么顾客吃亏，零头就忽略不

计了，要么拿几块口香糖凑数。还有的商店干脆打“白条”，写

上欠顾客多少多少现金。这种白条只能在同一商店买东西使用，

而且经常是花了一张白条又换来另一张白条

西非法郎买的东西，干脆标成了

市场上这么缺零钱，政府怎么不多铸造一些硬币呢？据一位在

中央银行工作的非洲朋友透露，由于铸造硬币的成本远超过硬

币本身的价值，所以政府也不愿干这种赔钱的“买卖”。商家也

顺水推舟，本来应该

西非法郎，化零为整也算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所以在非洲

你一般看不见

价格不是 美元。我向美国朋友打听干嘛价、就 是

美元写成格弄得这么麻烦， 美元不就得了吗？朋友不解

美元不是比地看着我说：这怎么行， 美元贵吗？人家美

国消费者维权意识就是强，我算服了。那天我在华盛顿的大街

上遛弯儿走得又累又渴，赶上路边一家商店卖矿泉水，标价

美元。怎么这么一会儿就涨

美元，就手买了一瓶。售货员小姐熟练地在键盘上敲了几

下，收款机小屏幕上显示出：

美元，

美元了。敢情满货架上的

了价了？小姐见我老外，耐心地解释这瓶水确实是

但加上税以后就变成



美元。小姐不厌其烦地数

美元收将过去，又在键盘上敲

姐看出我肯定是个无厘头的老外以后，也就不跟我较真，把 美

分零镚儿放在柜台上，径自把

了几下，小屏幕显示应该找给我

美分，一起递给了我。出 美元零钱，外加原本就属于我的

接过小姐找回来的钱，口袋沉甸甸的，我很有点困惑的感

觉。

在不明白为什么 美元。小美元的东西，我硬要给她

摸出 美分硬币一起递给售货员。只见小姐忽闪着大眼睛，实

在美国发达，市面上不缺硬币，我掏出一张 美元的票子，又

都是晃人眼睛用的，其实消费者付出的价格并不止这些。好



走四方，付小费

客居海外，走遍亚、非、欧、美，走到哪里也少不了付小

费。从客人手里收取小费，各国有各国的高招。美国当之无愧

数第一，各种场合小费多如牛毛，该出手时不出手，几乎寸步

难行。上餐馆要留 的小费，切不可忘记，否则遭人

白眼不说，背后还要被诅咒祖宗八辈，太划不来。旅行住店行

李员、清洁工也要记着给几美元打点，要不然晚上回到旅馆房

间里缺这少那，特别是卫生间里，“纸”到用时方恨少。

汉克斯的片子。只见空姐手

一次乘美国航空公司班机从华盛顿赴洛杉矶，起飞不久，

机长宣布马上开始放大腕儿汤姆

汉克斯”、

汉克斯”，到我这里时我顺手接过一个耳机。奇怪的是

里提着耳机，在过道里前后走着，向乘客喊：“汤姆

“汤姆

美元，空姐揣

空姐递给我耳机后，却不把手收回去，眼睛盯着我，好像我欠

她什么了。原来，这家公司飞机上看电影要收

计价表显示的车费中不含小费，

进自己的腰包。我游历四方，乘坐过几十家航空公司，这是第

一遭看收费电影。困劲儿来了也坚持看下去，似乎怕糟蹋了那

几块美金。到了洛杉矶乘出租车进城，问司机是否有计价表，他

点头称是，我这才放心上车。坐好以后，视线前方里的一纸“告

乘客”映入眼帘： ）本

美元以下的零钱。”这前一条还好理解，提醒乘客“自司机没有

愿”给小费，多多益善。这后一条明摆着是敲诈没有零钱的乘

一



所以才在菜单上特意

客，这“小费”你是不给也得给。

同样是发达国家，法国须缴纳小费的场合算是少多了。顺

便说一句，人家法国人不把小费叫“小费”而是叫“酒钱”

伙子。法国电影院里都雇有“开门小姐”

，所以上餐馆酒足饭饱之余要留下些酒钱给跑堂的小

，她们的工

法郎或

作是引导观众进入光线阴暗的放映厅，找合适的座位。观众落

法郎算是酬劳。也许是怕有观众座前塞给小姐手里

吝啬或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些影院售票处特别贴了条子申

明“本影院开门小姐无工资收入”。再说，年轻小姐陪你潇洒走

一回，不意思意思行吗？只愿这些开门小姐拿了“酒钱”不是

真去喝酒。

在我的印象里，过去有些发展中国家视小费为西方不良影

响，禁止服务人员接受小费。那次我去赞比亚住在卢萨卡洲际

饭店，晚上在楼下的餐馆吃饭。拿到菜单，眼睛一亮，只见上

面用英文注明：“小费是不允许的”。可算有一个地方不接受小

费啦！吃完饭结账，付了钱却见服务员看着我不肯离去，似乎

我还是欠了他点东西。再拿过那菜单仔细一瞧：嗨！原来人家

写的是“小费不是不允许的。”否定之否定，当然是允许啦！付

过小费，才捉摸过味儿来：这赞比亚原本确实是不允许小费，后

来又“不是不允许”了，怕客人不知道

注明。

后来到肯尼亚旅行，在机场分发给旅客政府旅游部门的小

册子，其中关于小费一节颇令人玩味。字里行间看，小费似乎

“不是不允许”，但又说“肯尼亚人民礼貌好客，游客不要把当

地人当乞丐对待”。问题提到这个高度，这小费给不给、给多给

少您就掂量着办吧！说起来还是南非人爽快，我那次离境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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